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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蒋介石同阎锡山等进行的

中原大战，给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动

荡不安的社会增长了民众的不满情绪，

军阀混战牵制和消耗了国民党统治集

团的力量。这种形势为红军和革命战

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共

陕西临时党委指示陕北特委将“组织兵

变”“扩大红军”等作为中心工作。本文

记述的是刘志丹开展兵运工作的成功

范例，从领会上级意图、定下战斗决心，

到现场组织实施，将刘志丹深思熟虑、

谋定而后动，将计就计、顺势而为，速战

速决、“打蛇先打七寸”的智勇双全形象

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次收枪行动成功

后，刘志丹以此为基础组建起一支红军

武装，在合水、保安、安塞一带开展游击

战争，队伍迅速壮大，为中国革命发展

作出了贡献。

永宁山是保安县（今志丹县）国民
党反动派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县政
府就设在这个山上。中国共产党在陕、
甘边地区进行地下活动的重要据点，也
在这座山上。

一九三○年九月十四日的黄昏。
保安县永宁山国民党的民团团总曹力
如（永宁山中共党支部的负责人之一）
坐在炕桌边，一面看着几封向他打听刘
志丹的信，一面自言自语地叨念着：
“为什么还不见消息？”
忽然门外喊了一声：“报告！”曹力

如抬起头，一个站岗的团丁直挺挺地站
在他面前说：
“外边有个人要见团总。”
曹力如警惕地收起信件，问：
“是什么样人？”
“穿一身蓝布衣服，头上戴顶大麦秆

草帽，中等个子，瘦瘦的，深眼窝，高鼻
子，看来有二十几岁，口音像本地人。”

曹力如笑了笑，心想：一定是刘志丹
同志，这个新来的团丁不认识他。忙说：
“快请他进来！”
曹力如忙下地，抢先跑了出去，一

把拉着刘志丹的手笑着说：
“老弟，我正在念算你，你就来了。

真是说起风就是雨。”
刘志丹笑道：“雨是雨，就是不及

时。”
刘志丹进门把草帽往桌上一扔，坐

在炕沿儿上。曹力如从文件箱中拿出
几封信递给刘志丹。刘志丹靠在炕桌
上，左手托着额角，翻着从宁夏、榆林、
延安等地做兵运工作同志的来信。

两个老友久别重逢，有说不完的话
儿。他们谈起今后如何继续开展兵运
工作的问题。

刘志丹说：“党要我们搞兵运工作
的目的，是为了组织自己的武装。根据
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南方搞武装
的经验证明：革命的武装必须是在与反
革命的武装斗争中形成和生长起来。
我们必须趁目前边界敌人力量空虚的
机会，瞅准目标，坚决地消灭他们，搞起
自己的武装，打游击……”
“可是，人、枪一时可搞不起多少啊！”
刘志丹思索了一阵，一字一板地说：
“哪里能抓就抓一把。人还是有，

两个月前在陇东民团骑兵第六营搞兵
运工作的卢连长、刘连长、老杨都可以
找回来呀！干革命的人，不下决心可不
行啊！周围这些反革命武装，我们为什
么不想法先搞他个把呢？”他沉思一会

儿，又盯着曹力如问道：“周围这些民
团，我们掌握哪个情况多？哪个武器
好？”
“比较起来，还是太白民团的情况

了解得多些。据说他们都从寨子上搬
到街上来住了，住得很分散。民团改编
为陇东民团军二十四营后，对老百姓勒
索的粮款更多，听说最近还打死几个老
百姓……”

谈到半夜，曹力如送刘志丹到另一
个房子去睡了。

早晨，曹力如走进刘志丹住的房间，
看见地上扔满了烟头。刘志丹衣服穿得
整整齐齐，两手盘在胸前，靠在罗圈椅
上。一双沉思的眼睛盯着对面的墙壁。
“昨晚睡得好吧？”曹力如用亲切的

口吻说。
刘志丹扭过头来向曹力如笑了笑，

拿起两个哈德门烟的空盒子说：
“这就是昨晚的成绩，我给你们站

了一夜岗……”
开会前，卢连长、刘连长、马福记等七

八个同志，陆续集中到永宁山团局。还有
从宜川、延安、瓦窑堡等地来找刘志丹的
贺彦龙、魏佑民等四五个同志。刘志丹和
这些同志们商谈如何搞武装的事。恰好，
老杨也从庆阳回来了。他对刘志丹说：
“我在三道川脱险后，逃到庆阳，见

到了陇东民团军司令谭世麟。谭世麟
还假仁假义说，要我把你‘招抚’回来，
还是担任他的骑兵第六营营长。咱们
骑兵第六营搞兵变的事，他一无所知；
同时他还把陇东民团军二十四营的王
营副叫来，当面交代，要他协助这件
事。王营副也奉承说，他听过你讲话，
很佩服你。”

刘志丹听完老杨这一席话，沉默了
一会儿，就笑着向老杨说：
“‘招抚’？看谁‘招抚’谁！老杨，

我们这两天正愁没法搞他们，你倒给咱
带来了办法。”他又回过头对曹力如说：
“力如，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对象有
了，办法也有了。”

大家商量了很久，第二天，曹力如
把这个计划报告党支部作了研究。决
定将计就计，一面派老杨再去太白镇通
知二十四营营长黄毓麟，要他们准备粮
草，骑兵六营随后就来。先稳住敌人。

刘志丹和其他同志分头集合人马，
囤积粮草。他们设法从永宁山民团和
公安局抽出一些枪支和马匹，加上同志
们从各地带来的，一共凑起长短枪二十
支，战马二十多匹。此外，还赶做了一
些军衣和旗号。

过了两天，人马调齐了。一天晚上
二更时分，刘志丹带着这支二十多人
（其中有十多个共产党员）的骑兵部队，
静悄悄地从永宁山出发了。天明以前
到达距永宁山四十里路的白砂川。

白砂川，古来是个大镇，经历代战
争的破坏，现在只住着几家穷人。周围
森林繁密，前些年，除了土匪以外，很少
有人来往。

第二天早饭后，刘志丹向全队作了
动员以后，把队伍带到村子外面的野地
里，进行临时训练；不会打枪的人学着打
枪，不会骑马的人练习骑马，然后，又练习
了突然袭击敌人及收缴敌人枪支的动作。

九月二十八日拂晓，趁着云雾弥漫，
刘志丹带着所谓“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
营”从白砂川出发了。通过森林，队伍沿
葫芦河前进。刘志丹骑着一匹铁青色的
高头大马，全身穿戴着民团军军官服
装。一个战士打着一面陇东民团军骑兵
第六营的旗子走在先头，后面一长串人
都穿着民团军的军服，骑着各色各样的
战马，当天下午，队伍进了太白镇。

太白镇是合水县东边的一个小镇，
镇上有两条东西交叉的斜街，中间有一
条河流，街上有不少开店的，街的东南

头有个烧坊，掌柜的外号叫“蒜客”，刘
志丹的军队这天就驻在蒜客的烧坊里。

蒜客官名叫李绪增，约五十多岁，
此人仗义疏财，爱打抱不平，人都称他
绿林好汉，他也喜欢交往一些闹革命的
人。他老早就和刘志丹认识，很佩服刘
志丹的行动。许多做革命工作的人，路
过太白镇都住过他的烧坊。蒜客见了
刘志丹的面，就讲起太白民团团总黄毓
麟（外号黄二子），他的官兵常上酒店喝
酒不给钱，因此他对黄二子十分不满。

当天晚上，在黄二子营当兵的赵连
璧（我们派到这个营工作的同志），托喝
酒为名来找刘志丹，他报告了关于黄二
子部队内部的具体情况。

从九月二十九日的早晨，到三十日
晚上，除了刘志丹、老杨与黄二子、王营
副打些交道外，其余的人员分别进行了
官对官，兵对兵的交朋友工作。在和他
们接触中，一面虚张声势，扬言后面还有
许多部队要来，一面侦察对方的动静。

三十日晚上，在蒜客的烧坊里，几个
负责同志，详细研究了黄二子营的具体情
况。提出：敌众我寡，宜斗智，不宜斗力；
宜速战，不宜持久。因此决定：刘志丹和
老杨把敌人的营长和营副活捉起来，要他
们下令部队缴枪；如果活捉不成，就先打
死这两个坏蛋；同时由卢连长负责带几个
同志与敌第一连的官兵联欢，伺机收他们
的枪；蒜客负责准备酒菜。

十月一日早上，太阳刚出山，浓雾
还没有消散，刘志丹、老杨、赵副官（他
化装传令兵）来到王营副住的房子里。
刘志丹和王营副拉了几句闲话以后，接
着很认真地说：
“王营副，我们马上又要来一百多

人，怎么驻法？另外，还需要些粮草，想
和黄营长商量一下。”

因为两天来彼此已经很熟，王营副
想了一会儿就写了个条儿，派护兵去请
黄营长。这时，刘志丹给赵副官使了个
眼色。赵副官领会了刘志丹的意思，立
刻跑到烧坊里，告诉卢连长作准备。过
了一会儿，黄营长来了。他走进房子，
与刘志丹打了个招呼，然后坐了下来。

刘志丹的护兵路四，别人称他为神
枪手，这几天，他已经和黄二子、王营副
的护兵搞得挺热乎。王营副的护兵很
狡猾，路四叫他小兔子；黄二子的护兵
是个大个子，路四叫他大汉。这时候，
路四一面放哨，一面和小兔子、大汉拉
呱。忽然，小兔子把大汉叫到房里去。
路四猜疑他们在捣鬼，便在门外偷听。
只听小兔子说：“王副营长要我们注意，
不对就先下手……”大个子说：“我听营
长说，营副胆子太小，他们都是细腿子
（指刘志丹他们都是些学生出身），敢把
咱怎样？”小兔子骂大汉太傻。说着，两
个人走出房来，站在王营副的门口，动
也不动。路四着急了，拿出一包哈德门
香烟，向大汉说：
“请你和你的伙计来抽烟。”
大汉拉着小兔子的手跑来。路四

递给他俩每人一支烟说：
“吃吧！这是营长给我的。”
三个人在外边边抽边谈论。
屋里的王营副端着大烟盘子，让刘

志丹和黄营长上炕抽烟，刘志丹再三说
不会抽，只有黄营长爬上炕。刘志丹正
盘算怎样下手。突然外边“叭”的响了一
枪，紧跟着赵副官慌慌张张跑进来说：
“黄营长，你的兵兵变了！”
王营副听说兵变，正要掏手枪，刘

志丹抽出枪对准他的脑袋“叭”一下子，
结束了他的性命。黄营长正忙着爬起，
也被老杨一枪打死了。

原来刚才那枪是路四打的。路四
正在外边和两个护兵谈着，小兔子一溜
烟跑到马棚里备了两匹马。路四问他：
“备马干什么？”

小兔子胡乱支吾。路四见势头不
对，心想不能让他跑掉，正在着急，刚好
赵副官走进院子，他忙向赵副官使了个
眼色。赵副官点头示意后，路四一枪打
倒了小兔子。把大汉吓得把枪一扔，跪
下哀求饶命。

这时候，在蒜客的烧坊里，院子里，
摆着好几桌酒菜。卢连长和几个同志
都提着酒壶给黄营长的官兵灌酒，有些
人已被灌得醺醺大醉，东倒西歪；没醉
的还在一心一意地红着脸划拳喊叫。

卢连长听见枪声，把酒壶一丢，用
枪口对准敌人大喊一声：“缴枪！”所有
的人都把枪口对准了敌人。

这时，赵连璧举起枪大声说：
“弟兄们！刘志丹的军队是咱们穷

人的军队，咱们都是受苦人，还是跟他
们走吧！”

敌人的连长愣了一下，准备抵抗，
被卢连长一枪打倒。其他敌人乱成一
团，有的钻在桌子底下，有的把枪甩下
跑了。有的还在顽强抵抗，双方对打一
阵，才把敌人消灭。

刘志丹他们几个人，完成任务后，
急忙往烧坊里走去。刚出大门，迎面跑
来四个敌人。刘志丹喊声：“缴枪！”四
个敌人乖乖地放下了武器。

当刘志丹赶到烧坊时，这里的敌人
基本上已被消灭；少数敌人钻到了老百
姓的草堆和炕洞里，也被搜出来了。仅
在蒜客烧坊里就缴了四十多支枪、二十
五匹骡马、三十头毛驴。

黄家砭的敌人第二连，听到街上枪
响，都冲出来向山上跑。这时，卢连长又
带着人马从烧坊赶来，和魏佑民一块，带
了二十多个骑兵追上去打了一阵，缴获
了几匹马、几支枪，其余的敌人跑散了。

中午，太白战斗胜利地结束了，太
白人民的祸害消除了。红军准备出发，
镇子上的男女老幼喜气洋洋地挤在街
上看热闹。刘志丹给群众讲了几句话，
就带上队伍向林锦庙急进。走到距太
白镇三十里路的枣刺砭，恰巧碰上敌人
第三连连长马建有的两个随从兵在道
旁遛马，刘连长缴了他们的枪。问道：
“你们连长呢？”
“在这里逛‘破鞋’。”
刘连长带着人跑到一个“破鞋”家

里，捉住了马建有，把他捆在马上。当
晚二更时分赶到林锦庙，马建有被迫缴
出了自己的全部枪支和马匹，然后把他
释放了。

这次行动共缴获长短枪六十多支，
骡马几十匹。有十几名俘虏也自动地
参加了我们的队伍。这天晚上，战士们
都兴奋得睡不着觉，吹号的吹号，打鼓
的打鼓，庆祝胜利，互相比较着缴来的
枪。他们说：
“这下我们可有了枪了！”
以后，刘志丹领导着这支武装，在

合水、保安、安塞一带开展了游击战
争。队伍也迅速地壮大起来。

刘景范 出生于1910年，陕西保安

（今志丹）人。文中身份为中共陕西省

委永宁山党支部工作人员。新中国成

立后历任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党组

书记，监察部副部长，地质部副部长，民

政部副部长。1990年逝世。

刘志丹太白收枪
■刘景范

妈妈是一位普通人，文化程度不高，
但心地善良。她经常教育我说，人这一
辈子，如果有能力就做点好事，没能力就
做好自己。即使生活再难、日子再苦，也
别做亏心事。

一次，妈妈患了重感冒、高烧不退。
爸爸让我陪妈妈到县城，把攒的一筐鸡
蛋卖了，好为妈妈抓药。

上小学三年级的我，一手提着鸡蛋
筐，一手搀扶着病中的妈妈，走得汗流浃
背。当我和妈妈走到二里岗农机站时，
突然发现地上有一卷钱，捡起来一数竟
有 70多元。当时猪肉才 0.72元一斤，这
笔意外之财对我和妈妈来说，真是雪中
送炭。

妈妈抚摸着我的头，笑着说：“儿子，
这钱咱不能要。你看这皱巴巴的毛票，
说不定这家也正在难处。”

果然，等了不大一会儿，只见一位神
色慌张的叔叔跑来问，是否有人捡到了
钱。妈妈问他丢了多少钱，他说 76元。
妈妈见他说的数吻合，二话没说，就让我
把钱还给了人家。

那位叔叔不停地说着“谢谢”。原来
这是他为给老人治病挨家挨户刚借来
的钱……把钱归还了失主，妈妈如释重
负。她脸上不光多了笑容，连走路都好
像轻快了。

那年，村里兆昌叔结婚，司仪在婚礼
庆典上刚把一挂鞭炮扔出去，我和一群
小伙伴就拼命跑去抢。我以闪电般的速
度，把散落在路旁的一个“大炮仗”装进
兜里。正得意间，突然一声闷响，一股黑
烟伴着火苗从我的腰间蹿了出去。

我的衣服着火了，上衣口袋也被炸
开了拳头大的洞。

一想到捅了娄子，没法跟爸妈交代，
我“哇”的一声哭开了。天都黑了，我躲
在晒谷场的草堆旁不敢回家。妈妈找到
我，气得把手高高扬起，最后却轻轻地落
在我的背上，还反复念叨着：“儿子，抢鞭
炮是件很危险的事，万一伤到手和眼睛，
爸妈跟着你受累不说，关键是你自己一
辈子遭罪……”听了妈妈的话，我特别愧
疚和后怕。

第二天早上，我发现被炸坏的衣服
已被妈妈补好了。补丁处有一只可爱的
卡通鸭，仿佛游弋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

口袋已看不出任何破损的痕迹。
在那个年代，家境一般的我们，因妈

妈的心灵手巧，我和妹妹的穿戴总比同
龄孩子显得更好。

那个年代，北方农村的院墙都是土夯
或砖砌的，而南方农村的院墙多是篱笆围
成的。我的老家属湘西北，一年四季，房
屋四周的空地上会栽满绿油油的蔬菜。
为了不让外面散养的鸡鸭偷吃蔬菜，爸妈
便在菜地外围栽上一些万年青和鱼腊树，
待长到半人高时，再对它们进行一次修理
和加固，便成了“篱笆”。修剪之后的篱
笆，宛如一排训练有素的士兵，昂首挺立
在房屋四周，特别气派。这种就地取材的
做法，尽管不是妈妈的独创，但经过她的
改进，总会引来众多乡亲的效仿。

每年春季，篱笆上就会爬满五颜六色
的牵牛花，还有月季和蔷薇。轻风摇曳，
整个院子姹紫嫣红。穿行其中，影子倒映
在房前碧波荡漾的池塘里，真有一种人在
画中走、画在水中映的情趣和悠然。

这时，总能听人夸赞妈妈是一位神
奇的化妆师。她把平淡无奇的日子过出
了滋味，让枯燥乏味的生活有了色彩。
听到对妈妈的赞美，我心里总是很骄傲。

一次从老家休假返京，我见时间还
早，便和两位送行的朋友坐在候机楼的茶
座里喝茶。当我起身结账时，服务员指着
木椅上的一位男士说：“他已替您付过了。”

我心想，我与这人素昧平生，八成是
搞错了。

这时，那位男士微笑着站起来说，您
还记得十年前马家渡那个拉货的人吗？

那是一个华灯初上的傍晚，我休假回
老家途经马家渡桥时，见一位年龄比我稍
大的男子正拉车爬坡。他两手死死地抓
着车把，头几乎触到了地面，脖子上凸起
的青筋像蚯蚓一样蠕动，但车子还是上不
去。我便冲过去帮了他一把……真没想
到，当年的举手之劳，竟在这里“重逢”了。

惊讶的一瞬，我又想到了妈妈。妈
妈一辈子都没有走出田园，不知道外面
的车马喧嚣与星辰大海，但她与人为善，
知敬畏、懂进退、明事理的家传之风，却
成了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生财富。

每当我行走在家乡的小路上，或推
开老屋的房门，仿佛都能看到妈妈亲切
而又忙碌的身影，感受她熟悉而又温润
的气息。虽然妈妈已经不在了，但她的
质朴、乐观、和善都已点点滴滴深入我的
灵魂，教会我在这个世界上活出了一种
诗意和远方。

妈妈的家风
■程荣贵

太行新愚公——李保国（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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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情一缕

温暖乡愁，深情凝望

两块补丁
——读毛主席在延安窑

洞前作报告的历史图片

谁用一根银针 牵着月光

打了两块补丁

至今把多少人的心扎痛

两块带着体温的补丁

挡着三万多个日夜的风

每看一眼 您朴素而慈祥的面容

感动便油然而生

穿过岁月 一辈又一辈传承

左腿一块 右腿一块

两块补丁很重也很轻

轻得像两片创可贴

治愈着那个边区的贫穷

重得像两块石头

补着曾经坍塌的天空

而我把补丁叫月亮

既能埋葬黑夜

又能繁生光明

我也把补丁叫明镜

高悬山顶 照着一尘不染的时空

其实 我更觉得

两块补丁是有血有肉的皮

植入我的肌肤

一块补前世 一块补来生

笔墨辞
——写入党申请书感怀

这是一支老式的钢笔

是渡过江的爷爷的遗物

今夜 我用它书写另一场风雨

让笔下的刻度加深

握紧笔杆 似握着一把老枪

把粒粒子弹摆在纸上

只只鸟便发出最后的鸣叫

笔管里的血 热得发烫

一滴滴 从我的骨缝里嘀嗒下来

染红一方洁白的天空

书写的手在颤抖

将一个个身影排列成行

或匍匐 或冲锋 或倒下

或倒下再从血泊里站起来

直到把一面最红的旗帜

插上灵魂的高地

在高地之上

所有的文字都挺着脊梁

唯有我穿着迷彩的姓名

在一场雨中匍匐着

灵
魂
的
高
地

■
刘
敬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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